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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同神學院(Concordia Seminary)遊子家書：期待           林盈沼 Jan.2005 

 

    將近三年的異鄉寒窗、挑燈練功，在美國聖路易協同神學院的進修終於可以

告一段落了。兩個月前的畢業總考，因為有兩大題作答未通過標準，一月上旬再

補考一次。這次我估量應可低空飛過，如無意外，希望能取得畢業資格，獲頒神

學碩士學位（Master of Sacred Theology major in Exegetical Theology）。 

     

    補考一結束，走出考場就看見戶外已飄下大雪，雪花覆蓋大地，深及腳踝。

一時之間，竟茫然佇立，找不到回宿舍之路徑。我交出試卷，其實最想做的一件

事，是到路德銅像前，抱著他所站立的石柱，盡情地、痛徹地大哭一場。將壓抑

三年的愁腸百結，毫不保留地宣洩而出。不過學校的巡邏車，看我一個人黃昏時

徘徊在銅像前，有點像精神異常男子，因擔心我做什麼傻事，竟遠遠觀察。他們

默默的監視，打散了我的我離情別緒，叫我不知如何哭起。我只好含著淚珠，暫

時像路德告辭。 

 

    回想這些日子的學生生涯，這輩子讀書從未如此用功，目標從未如此明確，

過程從未如此艱辛，不過收穫也從未如此豐富。不論是語文的訓練、聖經原文的

操練、思想邏輯的鍛鍊，批判能力的演練，其難度與啟發都遠超過來之前的想像。

我原以為我已經用二十年的時間來預備，應該可以跟的上，未料書到用時方恨少。

等稍有概念時，卻是再別路德的時刻。 

 

    由於長時間與妻兒分開，我決定暫時停止讀博士班的計畫，此時正是階段性

任務完成的時候。如今兩個孩子都在讀高一，我決定回去陪伴他們度過青春期，

補償更新久別虧欠的親情，貢獻回報親友兄姊的扶持。特別是信義神學院新約師

資的急迫需求，以及學院改建計畫的進行，已是刻不容緩，又需人手。我想我的

適時投入，可以為學院及新竹地區的教會獻上一點棉薄之力。 

 

我向家人報告最近的規劃，沒想到一向罵我豬頭的小兒明諒，竟體貼地安慰

我說，Concordia 一定未發現我所具有的潛力，積極留我。我問他何出此言？他就

拿他在竹南高中棒球隊為例，那些棒球名校的教練也未看見他左投的潛力，不知

競相來爭取他加入，他又說他們以後一定會後悔，所以我們是同病相憐。 

 

老大明謙聽見後，就問我們是否在無病呻吟？他說到現在還沒有人相信他有

超能力，可以預見人類的未來。他已經透過自己的網站，充分表達洞見與感受，

也沒有哪一個伯樂跑來說要培植他，所有學校都急著要把他趕走，只因為他總是

上課睡覺，下課辯論。我知道這是他憂鬱症發作的症狀，但他說，難道他們沒發

現，這世界上的天才都有躁鬱症？看來我回去還得先處理這麼嚴重的全家性自戀

情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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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位收到這封信的時候，我已經在打包裝箱，準備一月下旬返台。千山我獨

行，不必餞行相送；萬水我獨泅，不必遠迎接風。不論您在何方，請為我們一家

獻上感恩。我不過付出點滴，但本市華人教會的弟兄姊妹及寫作協會的好友，卻

已報以泉湧，足以讓我一生受用不盡。而信義神學院的師生同工，以及親朋好友、

弟兄姊妹，多年來為我們的奉獻、禱告更是讓我感激涕零，永生難忘。 

 

不過趁著整理行囊之空檔，我一定要向兩個人辭行，並至森林公園作最後巡

禮。雖然窗外攝氏零下七度，但我穿起厚衣，套上卡鞋，戴上頭盔，覆上面罩，

繫緊手套，最後牽出鐵馬，全副武裝騎進公園。一路馬不停蹄騎上長板坡，來到

昂首跨騎的路易九世銅像前。這個城市既是按他的名而起，我又在他地盤穿梭多

年，受益良深，理當向他告別。我拿出熱騰騰的雀巢巧克力，向他舉杯，並向浩

瀚的草原吟唱「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看他眉頭皺皺，我跟他

解釋此曲意義乃是：「北風呼嘯地吹著，聖路易的水何等寒冷；悲壯的修士這一次

返鄉，就不再回來了。」 

 

所有車道都踩踏一遍之後，我回到校園面見路德。這次我有備而來，掏出我

送給他的一首詩，在銅像前低吟。我向路德保證，此詩「貫愁腸於巧筆，紡離夢

於哀弦」，連徐志摩聽了都會欲哭無淚，無言以對。並解釋本詩分為七節，首末兩

節連續以呆呆、菜菜表現別離的表情，其他五節則以三年寒窗為主線，描述了銅

像的啟發、古堡中的苦修、森林中的鐵馬、沈重的鄉愁、天人同悲、星月寂寥等

景象，寫景中帶著抒情，離情依依至為深切。 

 

結冰的雨水在路德的臉龐上閃爍，彷彿在為知己的別離滴淚。別了，路德！

青山不改，後會有期！在悠揚的鐘聲中，我期待有重逢的一天。 

 

再別路德 

呆呆的我走了， 

正如我呆呆的來； 

我獃獃的招手， 

揮別路德的期待。 

 

那斑剝的銅像， 

是綠林間的孤竹； 

風雪中的身影， 

在我的心版凝鑄。 

鐘塔頂的樂音， 

悠悠的在風中留話； 

在協同的古堡裡， 

我甘心作一片磚瓦。 

 

那奔馳中的鐵馬，不是阿姆斯壯， 

是在下我，勁踩在寒風中， 

甩不掉千斤般的重。 

 

沈重？ 

吸一口浩氣，向長坡最高處狂飆； 

灑落一地鄉愁， 

在淡月疏星下長嘯。 

 

 

但我啞口失嘯， 

無言是再別的驪歌， 

星月也為我寂寥， 

寂寥是今夜的路德。 

 

菜菜的我走了， 

正如我菜菜的來； 

我抱一抱石柱， 

想帶走銅像神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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